辽西马贼与日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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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西马贼与日俄战争

潘德昌（辽宁  锦州 渤海大学 121013）

日俄战争是日本和沙俄为争夺远东殖民利益，尤其是为争夺中国东北的控制权而进行的一场帝国主义战争。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公然违背清政府的中立条款，大肆侵越中立区，以锦州为中心，招募、扶植辽西马贼，进行间谍破坏和袭扰俄军活动。辽西马贼被日军收买、利用，从而构成了日俄战争内幕史的一个主题。但是，国内史学界鲜有关注。本文通过对辽西马贼与日俄战争关系的探讨，进一步揭示日本在日俄战争史取胜的原因，以补正史研究之不足。

一、辽西马贼的兴起

清末官方文牍习惯称东北的盗、贼、胡、匪为“马贼”。“马贼”又称“响马”、“骑匪”，民间多称其为“胡子”、“红胡子”，是指清末东北和内蒙古东部地区出现的群体，大小不一，政治成份十分复杂，是一群由贫苦劳动人民、脱队官兵、地痞流氓、地主豪绅混合组成的民间武装团体。他们骑马者居多，故称“马贼”。[1]日本作家渡边龙策认为“马贼”一词，主要是由日本方面使用而成为普遍化的名称的。对于日本人来说,正是把“马贼”的英勇果敢行为，同土匪和盗贼加以区别的唯一标准。[2]清末东北马贼主要产生于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前夕十年左右的时间，大多集中在辽河沿岸和辽西各县。他们是甲午战争、沙俄入侵两次战乱的产物，是反动清政府对东北人民残酷压迫和剥削的产物，是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对东北的血腥侵略和残暴荼毒的恶果。

沙俄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有利时机，对我国东北实行武装侵占，“它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3]东北城乡陷入异常混乱的无政府状态，人民流离失所，散兵游勇到处流窜，不肖之徒乘机而起，挺而走险，土匪马贼各霸一方。“甲午战败，溃兵散卒到处为患，付莽滋多，而马贼之势大涨”，[4]“至庚子之役，俄军直踞满洲，奉天之仁、育两军……相继溃败，流为马贼者十之八九”。[5]而辽河沿岸和辽西各县由于是十年来战乱最频繁的地区，加之辽西地区土地贫瘠，天灾频仍，民不聊生，一些不法之徒或无路可走的破产农民相继聚众上山，各霸一方，填充了马贼的队伍。地方政府出于扩充兵源、消除匪贼势力考虑，主动招降马贼为兵。收降后的马贼照旧抢劫，甚至官受匪贿，官匪勾结陷害良民。冯麟阁、田义本、杜立三、金寿山等，多是具有谋略性质的马贼，且多是早为匪后为官。巨匪金寿山曾是清军哨兵，在辽西拉帮为营。当时在辽西有一首歌谣：“冯麟阁占东山，青麻坎杜立三，洪辅臣半边天，抢官夺印金寿山，三只眼（齐海龙）闹得欢，海沙子（阎海山）到处翻”。[6]生动地反映出辽西地域马贼势力的猖獗。

二、日俄破坏“中立条规”招募扶植马贼

日俄战争爆发后，腐败的清政府迫于日俄两国的压力，宣布局外中立。并将东三省划为战事区域。为确保辽西地区安全，外务部电令：“辽河以西俄已退兵之地，由北洋大臣派兵驻扎，两国兵队，勿稍侵越”，同时清政府为约束东北人民，声明特别事宜：“本国民人不得干预战事暨往充兵役”。奉天交涉局议定《两国战地及中立条章》，规定“我既守局外，两国开战以前，开战以后，均不得招募华民匪类充当军队”。[7]
由于清政府划辽河以东为交战区，以西为中立区，进而日俄双方在中立区展开拉锯战。日俄两国为战胜对方，公然破坏中立条规，大肆侵越中立区，利用各种手段招募熟悉地形、民情的马贼武装，为自己刺探情报，征收粮草、民夫，充当别动队在敌后进行骚扰破坏活动。“他们（指日俄）贿赂马贼，是为了组织、利用马贼。或者特别组织马贼独立部队，将其作为爪牙。以‘中国通’自居的陆军少佐利根河在锦州关帝庙内设立指挥部，大肆招募马贼。西田和石井两位宪兵曹长与机敏的中国人一起刺探情报。白泽中尉在沟帮子一带专门操纵马贼，充当白井特别任务班的间谍。”[8]
早在开战前，沙俄就拉拢、扶植马贼武装作为胁迫清地方官员的工具。号称“中国通”的俄军少校马德里托夫在开战前笼络收买了一批“满洲马贼”，在鸭绿江流域袭击日本木商及日本侨民，阻止日本军政势力及其资本向中国东北南部地区渗透。日俄战起，马德里托夫奔走于辽东、辽西各地，不惜重金投注于匪队之中，组成一支马德里托夫支队——“花膀子队”。辽西巨匪刘奎五、田义本、金寿山、洪辅臣等相继被拉拢加入。[9]被俄国组织起来的马贼以“吉林、松花江上流、奉天省界的森林地带为根据地，开展大规模的活动。阻击日军的迂回战术，不仅干扰日本志士的活动，而且不断抓捕日本志士，处以极刑，或者检举揭发日本的军事侦探活动，带日本造成极大的不利”。[10]这些马贼熟悉地理，来去如风，专门和日军运输队或小股日军作对，破坏日军陆上交通线，骚扰日军后方。1904年4月间，俄军雇佣被清政府革职的游击齐玉春组织马贼队伍，达3000多人，经常在辽阳、凤凰山地区活动，严重威胁日军第一军的右翼，使日军当局大伤脑筋。[11] 

日本在战前就极为重视东北马贼，军事谍报机关、玄洋社、黑龙会均对此有深入研究。1903年秋，黑龙会核心人物内田良平走访“满洲军总参谋长”儿玉源太郎陆军大将，进献对俄秘策。内田分析了西伯利亚铁路在将来战争中对俄国的重要性，向儿玉源太郎表示：开战前夕，大陆浪人愿意承担运用中国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的马贼来爆破西伯利亚铁路、炸毁贝加尔湖上的驳船，使俄军运输中断的责任，也愿意袭扰俄国后方，使俄军后方不稳。[12]内田建议得到了儿玉源太郎的赞赏，但是由于日本政府没有批准，此项计划未能够在战前实施。该年冬，日本陆军参谋部为加快对俄的战争准备，儿玉源太郎密令北京公使馆武官青木宣纯大佐组织“特别任务班”，到中国东北组织马贼武装，组建东亚忠义军，武装威胁俄军侧翼和后方。[13]1904年2月，“特别任务班”在北京组建完毕，赴辽西地区活动。“特别任务班”的活动乃是日军“谋略”马贼的开始。1904年4月，日本人内藤顺太郎至绥中县招募马贼，被绥中县知县程恩荣查办，内藤顺太郎辩称：“辽西一带局外中立。虽然俄兵已早侵入辽西一带，辽西之局外中立已早自然被毁。所以，日本不思贵国交情，日本亦大兵侵入辽西一带可也。日本唯思与贵国交情，一兵不犯辽西，则招募马贼编成东亚义勇军，以补日兵不侵入辽西之缺”。[14]
三、辽西马贼投靠日军的原因

1．东北民众强烈的抗俄情绪

沙俄在东北的残暴侵占和清政府的黑暗统治，逼良为盗。在兵匪交加的侵害之下，“老若者肝脑涂地，妇女则被淫侮，财产一空，相率为盗。奉天三省几无一清白人家，盖不盗即浮，势使之然也”。 [15]广大城乡群众以各种形式展开拒俄行动。马贼虽然打家劫舍，并将抗击矛头指向清政府，但日俄开战以后，随着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一部分马贼队伍又把抗击矛头指向了沙俄帝国主义，成为内抗官兵、外击俄寇的“绿林好汉”。辽西地区素有抗俄传统，并且各股匪首多有反俄情绪。辽西巨匪冯麟阁曾因此被俄军诱捕，解送库页岛，后从海外逃回故乡，所以对俄更加仇视。

俄国方面虽也谋略、操纵过辽西马贼，但是，马贼本身认为愿意和“同文同种”的日本人合伙，并厌恶侵占本国土地的俄军，以致俄军的谋略马贼始终没有能大规模活动起来。特别是“奉天附近之马贼于新民长峰陡然起事，俄人以镇抚为口实，遂发兵数百向前进击，将欲南下，如奉天南一带地方均欲占领。”[16]日本人段隆介在《俄国的弱点》一书认为“俄国在当前应该频繁联系马贼的关键时期，完全依赖于自家的陆军，而对马贼依赖不足”。[17]沙俄虽招募一批马贼武装，但对马贼采取歧视政策，使得他们接连弃俄投日。活动于辽西黑山的田义本部原为俄所招募，但在辽阳会战以后就投效于日军。

2．马贼的本性所致

东北连年战乱，民不聊生，地方政府又统治无方，造成东北一时的无政府状态，形成了政治集团、农工商集团、游民集团三个阶层。马贼属于游民集团的一部分，其中虽有爱国者，但多数是一些无政府主义者，目无祖国，目无仁义，目无道德。“彼等之理想只以本身快活为满足。论秤分金银，穿着异质锦绣，成瓮喝酒，大块吃肉，此外在所不顾，称为马贼，或称为土匪，实为一类”。[18]无论是何种政治势力，只要对他们有利，就投效于谁。辽西匪首金寿山就是卖国求荣、认贼作父的典型，死心塌地为日本卖命，同时还游说冯麟阁、杜立三等人。金寿山与日本特务津久居平吉等频繁接触往来，向其他匪首宣传如下观点：“我们和他多接近，不但现在的枪和子弹容易解决，而且将来我们缺钱有钱，缺人有人……，日本固然是中国的仇敌，但这和我个人又有什么相干呢！我们要为自己的前途打算”。[19]
3．日军和日谍的威逼利诱

日俄战争期间，满洲军司令大山岩以日本陆军的名义发布告示，迫令中国人民“尔等各宜奋力效劳，倘或助俄，妨害我军，或做奸细等事，一经查出，立即严办，决不稍怠”，对日军“若有格外报效者，更必加懋赏”。[20]日军谋略谍报部门利用东北人民普遍的反对俄国侵略的情绪，派遣大批间谍乔装潜入东北各地，在民众中策动反俄活动，招募马贼和居民做密探，“他们不但比俄国人更会利用中国密探、马贼，而且对中国人允诺，只要给日本人当密探，马贼就能免遭拒捕” 。[21]谍报部门还大造舆论，利用“同文同种”论调，引诱东北抗俄志士。驻北京公使馆翻译小林俊三郎执笔冒充“长白侠士、辽海义民”名义，用中国文言写出“檄东三省士民文”，这笔檄文在联络马贼时起了作用。1904年4月，青木宣纯派松本菊雄潜入辽河流域，与马贼头目冯麟阁的代表李在田会谈，李阅读檄文后流了泪，表示愿与日军合作抗俄。[22]在日本处心积虑的谋略下，吸引了一批中国革命人士，他们希望借助日本的支持达到抗俄的目的。东北抗俄铁血会组织者丁开嶂在《抗俄铁血会檄文》中写到：“直奉黑吉四省绿林领袖，如海城之冯麟阁、朝阳之杨黑虎、邓三……辽河左右之杜立三、田义本、冷（杨）振东、王化亭（王小辫子、日本间谍）……再东联日本为外援”。[23] 
在日军和日谍的威逼利诱下，辽西马贼各部纷纷投靠日军，由日本出钱出枪装备起来，“其所执之枪，具是连珠，子母亦颇充裕”。马贼队伍迅速扩大，“拥兵数千”，“枪械弹药用之不穷”。[24] 

4．清政府的暗中支持

日俄战争爆发后，清政府也看到了日俄两国“争用马贼以代侦察”问题的严重性，担心这样下去成为日俄两国进一步提出苛刻要求的借口，清政府也想自己招募若干马贼放在东三省去“扫荡驱逐”日俄两国势力，但又考虑到中国已经宣布中立，“以中立国而欲为此事，倘稍著痕迹，则贻害匪轻”，最后觉得还是充当暗中帮助日本联系利用马贼的小角色为稳妥。清政府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与特别任务班指挥官青木宣纯有旧交。1903年冬，青木到天津拜访袁世凯，与袁世凯相约：由袁在中国青年军官中选数十名去东北，协助青木收集俄军情报，青木得以在直隶境外利用中国武装骑匪“马贼”袭击俄军侧翼与后方，由袁给予暗中帮助。[25]青木组建特别行动队各组就配属袁世凯部下士五、六名。当时协助日本人招募马贼的中国军队营官王闻革被建昌县衙逮捕，朝阳府也逮捕数人，不久即经袁从中斡旋全部释放。辽西巨匪冯麟阁部经庆亲王奕框、军机大臣那桐、袁世凯同意后，为日本收买利用。经办人有良弼、陶均。[26]在中国有关方面的暗中支持下，招募马贼发展顺利、迅速。到1904年8月，青木宣纯指挥下的马贼总数达四、五千人，在辽西形成一大势力。

四、辽西马贼在日俄战争中的活动

1904年2月 “特别任务班”第三组潜赴辽西，利用马贼在东北地区西南部活动，隶属于日本参谋本部，联络站设在锦州。“本班先至朝阳、义县等地招募马队200名，威胁敌军后背”，以后“举起东亚义旗，在自辽西至北满的中立地区，从事驱逐俄军势力”。[27]1904年5月，桥口勇马在朝阳附近招募民团600名，筱田武政等在阜新清河边门地区招募马贼1000名，打着“满洲正义军”的旗号。井口川辰大尉化名立得胜，取匪号振北，人称“李统领”，侧重在辽西彰武地区招募蒙古族马贼，被他们招募的有白音达赖等部。[28] 

辽西马贼活动区域多在俄军侧翼和后方，“花田中佐指挥的满洲义军破坏铁路，或者夜袭俄军兵站，开展了相当猛烈的活动。长昭挺近队也招募了大批马贼。实际上，（日本）之所以取胜，马贼队的功绩功不可没。”[29]辽西马贼“毁路割线，劫夺军粮，专向驻屯兵队之处骚扰损害”，行动飘忽，防不胜防，对俄军构成极大威胁。据俄军参谋根达奇中校向辽阳俄军统帅库罗巴特金大将报告：1904年3月初到5月底，仅3个月时间，在辽阳方面，铁路被破坏了37处，铁桥涵洞炸坏24处，兵站仓库被烧13处，造成物资损失达450万卢布。俄军将校级军官被打死18名，打伤34名，低级军官被打死360名，打伤780名，为俄军服务的中国马贼与人夫死伤亦达数百名，使俄军直接、间接受到巨大损失。[30]迫使俄军不得不抽调出一个骑兵旅掩护右翼，配置2个师团的步兵担任铁路守备，辽西马贼的活动牵制俄军数万人。

自1904年8月始，随着战局的扩大，青木宣纯将指挥中心设在辽西重镇锦州。主要为确保日军的海上补给线，同时也是为了打击俄军马贼对日军后方的骚扰活动，“以贼制贼”。以冯麟阁为主将统帅的张海鹏、杜立三部由大重仁之助指挥；另以逸见勇彦指挥田义本、田尊三；而以成田安辉指挥赵贯军。[31]桥口勇马化名乔铁木，以军火、日元为诱饵，收罗虹螺岘山区的数支匪队，挂起“东亚义勇军”的旗号，总部设在虹螺岘山区的六家子山寨。后开进辽西的刘龙台，在这里撒开人马刺探俄军的军事部署，炸毁辽河大桥，袭扰俄军的运输队。 

1904年8月，日军在辽阳首山一战中，遭到俄军的顽强抵抗，屡攻不下，伤亡惨重，结果，利用冯麟阁、金万福所部骑匪数千人组成的所谓“忠义军”，从辽河西岸挺进，抄袭首山右侧背，在蚂蜡庙、泥泗河、小北河、吴家岗子、老鹳坨、田家坨子一带与俄军发生战斗。切断俄军四方台、老达房至铁岭地区的电话线。充当日军的向导和侦察员。俄军被迫放弃首山向北败退。日军乘胜长驱直入，取得了辽阳战役的决定性胜利。

1905年2月，日本满洲军司令部下达了沈阳会战的攻击令，3月2日，桥口勇马紧急训令田义本部、杜立三部、冯麟阁部等千余人立即开进辽河右岸大兰坨，然后沿辽河北上，掩护乃木希典第三军左翼行进。后转进辽北的法库、康平一线，负责侦察敌情，策应日军的行动。8月初，进入新民府境内，爆破俄军架设的巨流河浮桥，在铁岭县境内袭击俄军辎重队，阵毙俄兵数百人。[32] 
综上所述，如果说日军的活动是日本对俄作战的第一战场，那么辽西马贼的活动同其他黑吉两省的抗俄马贼活动则构成了日本对俄作战的第二战场，尤其是辽西马贼的活动，不但牵制俄军、打乱俄军的军事部署，而且还保证了日军的海上补给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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